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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潮宗门，不进长沙城”，潮宗街西门上那十个

醒目的大字，宛如一只无形却有力的大手，一下子就紧

紧揪住了我的心……

如果说，长沙城是一部厚重且辉煌的典籍，那么，

潮宗街就是书中那摄人心魄、浓墨重彩的一页。

它自东向西伸展，长 551 米，宽 9 米，是长沙古城仅

存的三条麻石街之一。6500 块长方形麻石，像是训练有

素的士兵，中间横、两边直，排列得整整齐齐，挤满了整

个街面。它们怀揣着温润，泛着青光，见证了数百年以

来长沙城的兴衰起落和城中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

烦”的前赴后继、奋斗不息。

潮宗街，原名为“朝宗街”，寓意“朝拜祖宗”，这简

简单单的四个字，却如同一座蕴藏无尽宝藏的文化富

矿，深深蕴含与彰显了中华民族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优秀传统和灿烂文化。

因其紧邻湘江，又与码头相依，这里成了古城居民

取水的必经通道。日复一日，挑水夫的水桶不知疲倦地

挥洒着生命之源，水珠欢快地跳跃在路面上，使得整条

街整日都湿漉漉的，仿佛被一层薄纱般的水汽温柔笼

罩。人们对生命之源满怀敬重，感恩水的无私赐福，久

而久之，“朝”字悄然演变成了“潮”字，恰似一个灵动的

音符，融入这条街的文化旋律之中。

这里，还是长沙古城通衢的咽喉要道。大米、货物

从湘江源源不断地输入城中。自然而然地，米市、仓储

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生意红红火火，热闹非凡，成

为潮宗街一张独具特色、熠熠生辉的亮丽名片。

明清时期，长沙县署在此驻扎，一时间，这里声名

远扬，肃穆庄严，官府车马往来穿梭，长袍圆顶的身影

晃动不停，一封封关乎民生社稷的奏本敕令从这里飞

向远方，演绎了一幕幕生动、传奇而又发人深省的官场

话剧。

1897 年，时务学堂开学的钟声“当当”敲响，那清脆

的声响，仿佛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瞬间点亮了这片古

老的土地。熊希龄、谭嗣同、梁启超等一众鸿儒，如同璀

璨的星辰，登上学堂的讲台传道授业。湖南第一架天文

望远镜，骄傲地架上阁楼，如同一只探索宇宙奥秘的天

眼。青年毛泽东、何叔衡在此创办了文化书社，新思想、

新文化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薪火相传，为这条街、

这座城注入新的活力。

1925 年，一座教堂拔地而起，身披青砖外衣，头戴

两坡屋顶帽子，花岗石柱挺直，半拱式门窗则如它温柔

的眉眼，中西合璧，为古朴、敞亮的老街蒙上一层神秘、

奇妙的面纱。

人人皆知，湘雅医院凭借医术精湛、实力雄厚而声

名远扬。殊不知，它的前身——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就诞

生于此。1914 年，美国雅礼会与湖南地方政府签订契

约，在潮宗街兴办了医学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救死扶

伤的白衣天使。为中国医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荣登中

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的三位医学家中，张孝骞、汤飞

凡两颗明星从这里冉冉升起，闪烁升空。

如今，潮宗街并未沉醉于历史的“功绩簿”上，相

反，在新时代的汹涌潮流中，它如同一位英勇无畏的弄

潮儿，“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华丽

转身。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民宅、酒店和商铺，流光溢

彩、赏心悦目的广告、标牌和壁画，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的食品、饰品和玩具，还有那意蕴悠长的纪念碑、博物

馆和生机勃勃的创业市场，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姿、

五彩斑斓的人文画卷。它已成为长沙市著名的历史文

化街区，吸引着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在潮宗街东头入口处，古老的大树和巨大的石碑已

被挡板拦住，一张盖有鲜红大印的公告张贴在上。我满

怀好奇地驻足仔细阅读，原来是开福区建设单位告示，

入口广场提质改造工程已然启动，提醒人们注意安全。

虽然心中有点小小的遗憾，没能观赏到入口处华

丽的“尊容”，与它来一次亲密的合影留念，但我满怀期

待且坚信，潮宗街改造之后，定会以更亮丽、更壮美的

姿容，与人们相见！

夕阳西下，余晖如同金色的纱幔，洒在潮宗街上。

我恋恋不舍，回头，潮宗街正笑容满面地向我挥手。那

画面，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间，久久难以忘怀……

我和廖静仁兄神交久矣。

2014 年秋天，我住在乡下的父亲病故。我清理

堆放在他卧室里的旧物时，翻出一本泛黄发潮的

日记本。打开一看，是我当年抄录的可作范文的句

子或整篇文章，其中就有静仁兄发表在 1987 年 5 期

《散文选刊》上的《井湾里，我的乡亲啊》。我把静仁

兄这篇美文用蓝墨水一字不落、工工整整地抄满

了九页纸。

早年，我在乡下教书，见到的文学报刊有限，

但我还是读到了静仁兄《纤痕》《过滩谣》《资水河，

我的船帮》等。他把乡情民情人情融入山水之美的

作品引人入胜，让我痴迷。

静仁兄早年以散文独步中国文坛。他在资水

边长大，那波涛汹涌、汤汤而逝的资水，是静仁兄

心中的母亲河，也赋予了他粗犷豁达、勇往直前、

宅心仁厚、真诚善良的性格。他对这条大河有着浸

透在血液中深入骨子里的爱。早年为他赢得声誉

的美文，大多以资水为母题、民俗为素材，写山水

之美、民俗之美、人性之美。在对资水的歌吟和民

俗的赞美中，我体悟到静仁兄对故土的深情回望、

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对人生的多重思考。

尽管读了他的那么多作品，受了他那么深的

影响，我们之间一直无缘谋面。1999 年，桑植县召

开全民运动会，组织了一次县里文学骨干参加的

文学座谈会。我受命联系辅导老师，便想到了他和

彭见明兄。我邀请他们拨冗前来桑植，是怀着诚惶

诚恐和冒昧唐突的心情的，没想到他们十分爽快

地答应了。他们从长沙坐火车到张家界，我因俗务

缠身，不能脱身，安排单位司机去接站。晚饭前，我

去住地看望他们，司机给我带路，边走边乐呵呵地

告诉我：今天接了两个大胡子。和见明兄、静仁兄

见面，瞧见他们都蓄着很有个性的络腮胡，两个名

副其实的美髯公，特有文人气质。

那次文学讲座相当成功。见明兄、静仁兄花半

天时间与本地作者沟通交流，讲他们的创作历程

和心得，讲杂志用稿的特色和要求。基层作者难得

与名家面对面，气氛热烈，互动不断。他俩有问必

答，不厌其烦。从此以后，桑植作者掀起了文学创

作的高潮。静仁兄也不吝版面，把桑植的优秀作品

在《湖南作家》接二连三刊出，有些作品经他们指

点推荐，在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发表。

静仁兄不仅是我文学创作上的良师，更是工

作生活中的兄长。他不但经常和我聊文学话创作，

而且对我的工作生活十分用心和关注。我把他视

为最信赖最亲近的兄长，一段时间没有给他打个

电话发条短信，就觉得心里空空的不踏实。我到长

沙公干，也要尽量抽空到他那里坐坐聊聊，话题漫

无边际，却每每从中获得乐趣和教益。我创作了一

篇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散文，都要先发给他批评指

正，听他高屋建瓴的修改建议；我工作中遇到了难

题蒙受了委屈，也会向他倾诉，都能得到中肯的指

点和真诚的安慰。

我任桑植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后，思考土地的前

世今生、林林总总，以土地为主题，写下了多篇散

文，得到了静仁兄的肯定和鼓励，很多文章都是在

他主持的《财富地理》《自觉》等刊物上首发，然后被

《散文海外版》等刊物转载，有些文章和章节还作为

一些省市高考、中考的阅读试题或模拟考试题。

看到这些创作成就，静仁兄写信鼓励我：“你

已经写出了诸如《亲近土地》《土地的话题》《大地

上的雕塑》等堪称艺术与思想完美统一的优秀作

品，但是，我依旧对你的土地系列充满着热切的期

许，并且主观地预言，在你未来的创作生涯中，定

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他还给我指明

方向：“真正要写好我们人类及万物赖以生存的土

地，既是形而下的，更是形而上的；既是生活的，也

是知识的，更是思想的……这个话题待我们在今

后的不断见面中再做进一步的交流。”他还建议我

适时以《大地语文》为书名结集出版土地系列散

文。每次见面，我都要聆听他关于土地主题如何破

题的高见妙论。

在他的不断鼓励和催促下，2012 年我的散文

集《大地语文》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在编选

过程中，他从版式、装帧设计到文章编排、印刷用

纸等方面都悉心指导，费尽心力。《大地语文》出版

后，获得张家界市第三届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奖和

第五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在工作生活上，静仁兄对我也是无微不至的

关怀。2012 年，我县一集镇在进行大规模小城镇建

设中，发生了一些意外，引起了高层关注。静仁兄

知道国土部门肯定与之有关，便隔三岔五给我打

电话，询问情况，真心安慰，比他自己的事还上心。

静仁兄看到国土局长难当，很为我捏一把汗。见面

时，总是提醒我要守住底线，耐住寂寞，不为利益

所动，不要以权谋私。他的提醒和鼓励，完全出自

兄长对小弟的关爱和呵护。2013 年底我卸任时，给

静仁兄报告这个消息，他豪爽地说：“兄弟，祝贺

你！早该这样了。多写点东西吧！”

静仁兄把名利看得很轻很淡。当年他有从政

的机会，却不辞而别，一走了之。他到省企事业文

联任副主席兼秘书长，等到工作走上正轨，他毫不

犹豫地辞去秘书长职务，放手让年轻人干。他的儿

子和女儿毕业后，本可以找人谋得一份稳定清闲

的工作，他却鼓励孩子自主创业。

退休后，静仁兄回到资水边长居，重点转向小

说创作兼及散文创作。由于功底深厚，生活积累扎

实，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已发表小说百多万字，多

篇小说被转载。接连出版《白驹》《门虚掩》《廖静仁

散文选》，每有大著面世，都不忘给我赠阅。他对一

些社会应酬，能推则推，能躲则躲，恬淡自如。

我和静仁兄是君子之交。和他通话或见面，踏

实轻松，亲和随意。他总忘不了叮嘱我一句：兄弟，

多写点东西！我虽然应诺着，因惰性使然，才情不

足，写得很少，辜负了静仁兄的一片好心苦心。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张家界市作协主席。

廖静仁，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兄弟般的情谊
石绍河

新化县城的早晨是从南门湾早餐店开启卷闸

门的声音中开始的。

朝暾散发万道霞光，烟雨幻成湿润帘栊。现今

的南门湾附近有着众多的机关、学校、市场、医院，

做生意的铺面密密匝匝地紧挨着，全国各地的时兴

东西都能在这里买到。当地的人讲着外地人难以听

懂的土话，既唠嗑宏大的国家大事，又叙述“琐碎”

的家长里短。

“南门湾”经年累月都是新化县城最繁华的中

心地带，离天华广场罗盛教纪念馆不甚远，去梅山

龙宫紫鹊界梯田之前可以在这里小憩。单从街沿范

围居民人数而言，“南门湾”的确很小很小，实在是

地图上找不到的名字，小得像道路上一声轻鸣车

笛，小得像街衢的一缕袭衣巷风。

但南门湾又很有它的精巧、韵味和特色，这里

呈现出孩子们在童谣里嬉戏的场景，这里可领会那

饱蘸爱恨情仇的生活感触，这里体现了“以自然之

道养万物之生”的道理。农民山樵曾在这里卖菜挑

柴，迁客骚人曾在这里吟诗作画，更夫小卒曾在这

里防火防盗。如今，那些刀耕火种和干戈迭起的时

代早已远去。

新化自古便远离京城省府，于是被称作“梅山

峒蛮”。“梅山文化”有着许多原始神秘的特点，那些

穿越惊涛骇浪的“毛板船”，折射出梅山新化人那顽

强勇敢的落拓性格。新化自北宋熙宁年间正式设

县，县城先是设在白石坪，然后于宋绍圣初迁至于

上梅现址。在元明两朝，参照北方长城的做法，新化

县城几度修筑城墙，东门叫“通济”，南门叫“薰和”，

西门叫“永隆”，北门叫“拱辰”。

后来，其他三座城门相继坍塌风化了，而南门

湾却奇迹般地存留了下来。根据新化土话讲，“湾”

有两层意思。一是“打弯”，过去这里的资江水路“上

通邵阳下达益阳”，车呀人呀货物呀，都必须在南门

湾里进行停歇。二是“湾里”，无论城里乡里本地外

地的人，都会在南门湾一带游览购物，这里的“杯子

糕”“油炸粑”等风味小吃都特别地好呷。

新化县城从白石坪迁至上梅现址之后，按照统

一的布置张罗规划，从“十字形”的布局基础向四周

逐步拓展，几条青石板路全由大的石块整齐砌就，整

个县城有“九街十八巷”之说，据说当时还获称“民国

一流县城”，不少外省人带着一家老小到新化县城开

店铺做生意。但因崇山峻岭造成的交通阻隔，到 20世

纪 40年代，这里的经济还十分贫穷落后。

如今，新化城乡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穿行纵

贯的铁路公路通往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鳞次栉比，许多彩电空调冰箱“飞入寻常百姓家”，

几座横跨资江的大桥连通县城的“城西”和“城东”。

南门湾早先修筑了因军事之需的石砌城墙，后

来重建为水晶阁又补修了城垣。

走进吉瑞图案拼出满堂彩的“南门湾”，会发现

到处的“门”都敞开着，每扇“门”都紧紧连着幸福的

新时代！

一湾澄澈如碧的水，将小山环抱着，也将

茶园环抱着。我们站在茶园间，张开双臂，迎

接微风微雨，也不知是我们拥抱了山水，还是

山水拥抱了我们的心。

这是一场起意仓促的文学之约。

周三晚，我们几个作家朋友相约一起探

讨文学，临时提及本月份的文学采风活动。我

提议去醴陵市均楚镇周坊村，云朵查看日程，

表示只能安排到本周日了。

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于是我们紧锣密

鼓地安排各项事宜，协会的作家朋友们看到

通知，积极报名，一夜之间竟有了二十几位。

周日临行前，妻子问，“天气预报说今天

下雨，你们还去？”

“这是约定。”我没有半分迟疑地回答妻

子，“有风就听风，有雨就看雨。”

我们如约出发，沿着渌江河向西而行。

一路上，那隐约的青山，葱茏的绿树，无不见

证着我们急切而又奔放的心。丝丝细雨像个

调皮的孩子，从天空的云层跳跃下来，钻进

我们的车里，莫非她也是个文学的精灵，也

想随我们一道去均楚镇周坊村一览那里的

风光。

来到周坊，陈镇长和茶场老板何总热情

地接待了我们。放眼全是绿色的青山、茶田、

碧水。在二人的带领下，我们徒步走上茶园背

靠的不知名的小山。因为有雨，茶田的茶叶更

显青翠，颗颗水珠从嫩绿的芽叶上滑落。我俯

下身，小心地亲吻着这叶上的珠儿，像吻到了

最柔最沁的人间。

站在坡顶，又是另一番景象。群山环抱着

周坊水库，水库也环绕着群山。群山宛如一只

深青的玉碗，碧水恰似玉碗中的翡翠清汤。那

清汤的绿意是鲜活的。映衬着群山的部分呈

墨绿色，映照半空的部分呈天青色，至于水与

天、天与山、山与水相接相融的光泽，又岂是

我一个小小的人类所能描绘得出来的。我除

了感叹造物主的伟大，便只能静静地珍惜这

眼前的恩赐了。

一些作家像孩子一样，蹦着跳着就进了

茶园。我与镇长还有何总在茶田边的桂花树

下一边喝茶，一边闲谈。

竹芳茗茶茶园，又名何阳生态茶园，由何

总的父亲省劳动模范何立军先生于 2001 年

开创，园区面积 300 余亩，总投资近千万元，

主要生产毛尖、绿茶、红茶、山茶油以及原汁

蜂蜜。茶园依山傍水，气候相宜，其产品香味

醇厚，得到广大客户赞赏，并获原湖南省委书

记熊清泉同志亲笔题词“竹芳毛尖”。

通过闲谈得知，何总曾在海外留学，学习

商贸，学成后归国返乡，创办了湖南何阳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周坊村原是省级贫

困村，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过千元。公司的

创办，为附近 100 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的机

会，大大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

望着远处的青青茶园，自由飞舞的蜜蜂，

散养闲逛的土鸡，在茶园里辛勤劳作的人们，

还有我们肆意欢笑的作家们，这是怎样一幅

生动而和谐的山水人文画卷？

这时，一直忍耐着的老天爷终于打开了

闸门，大雨瓢泼而下，又给这绿意葱茏、春意

盎然的天地，洗出了一抹更亮更青的颜色。

这天地仿佛天然的一个大茶壶，我们就

是壶中的茶叶，雨水就是茶水了。经岁月的煎

煮，又将煮出什么样的人间美味？

我不由得痴了，心中念念有词：如澄碧水

映日浓，偏爱其间最嫩丛。天地为壶煎翠色，

诗情更与意朦胧。

廖静仁。 通讯员 摄

南门湾情思
谢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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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写作家

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

2月26日，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

游客在打卡拍照。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